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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
住
春
天
的
人

—
吳
念
眞
的
精
詩
風
檐

我
們
去
大
粗
坑

很
早
以
前
，
朋
友
就
不
斷
的
向
我
提
吳
念
眞
，
那
時
我

似
乎
也
就
感
覺
到
和
吳
念
眞
認
識
是
必
然
的
，
甚
至
和
吳
念

眞
成
爲
朋
友
也
是
應
該
的
，
那
時
我
一
方
面
也
開
始
注
目
到

吳
念
眞
罷
常
發
表
在
聯
副
的
作
品
，
更
強
烈
的
想
去
認
識
吳

念
眞
，
但
我
一
直
旅
居
臺
中
，
加
上
種
種
不
便
，
也
就
一
直

都
沒
機
會
見
到
他
。

今
年
夏
季
，
我
囘
臺
北
打
工
，
聯
絡
吳
念
眞
也
就
方
便

得
許
多
了
，
我
給
他
的
第
一
個
電
話
，
吳
念
眞
就
和
我
爽
朗

的
聊
了
一
個
多
鐘
頤

，
那
時
我
便
感
到
吳
念
眞
的
豪
氣
及
開

闊
，
以
後
再
通
過
幾
個
電
話
，
那
時
他
正
替
一
個
朋
友
瑁
房

子
，
也
就
一
直
沒
空
相
見
，
直
到
夏
末
，
蟬
堅
都
快
死
了
，

吳
念
眞
空
閒
下
來
，
我
們
約
了
一
個
晚
上
，
吳
念
眞
要
到
朋

友
居
住
的
山
中
來
，
那
時
才
有
機
會
眞
正
的
去
認
識
吳
念
眞

這
個
人
。

相
約
的
那
天
晚
上
，
我
雖
然
沒
有
遲
到
，
但
吳
念
跟
却

比
我
更
早
到
，
我
們
事
先
並
不
認
識
，
認
識
他
的
那
個
朋
友

却
又
有
事
囘
端
芳
去
不
能
趕
來
，
於
是
我
獨
自
去
，
深
恐
故

穆
無
天



• 33 • 

宮
前
階
無
燈
的
牌
樓
下
尋
人
不
易
，
但
我
踏
上
石
階
的
第
一

眼
就
發
視
坐
在
欄
杆
上
的
吳
念
眞
，
也
直
覺
的
感
到
他
便
是

吳
念
眞
，
果
然
不
錯
，
他
親
切
的
和
我
握
手
，
溫
厚
的
勁
遁

令
我
感
到
溫
暖
，
吳
念
眞
畢
竟
是
一
個
溫
婉
可
親
的
人
。
而

後
我
們
上
山

，
吳
念
眞
騎
着
車
奔
馳
在
無
燈
無
月
的
彎
險
山

路
上
仍
是
那
麼
穏
重
，
那
夜
我
們
幾
個
朋
友
和
吳
念
眞
就
這

樣
天
南
地
北
無
所
不
聊
的
談
到
午
夜
，
要
不
是
大
家
第
二
天

都
要
上
班
，
否
則
又
恐
怕
是
一
次
徹
夜
長
談
了
。

幾
個
朋
友
對
吳
念
眞
都
很
有
好
感
，
也
很
欽
慕
，
只
是

大
家
也
都
沒
見
過
，
那
夜
的
談
話
也
幾
乎
是
審
問
式
的
，
但

氣
氛
一
直
很
愉
快

，
吳
念
眞
不
喝
酒
，
只
是
煙
抽
得
頗
兇
，

他
也
就
滋
抽
着
煙
逯
和
我
們
閒
聊
。
有
人
提
及
犬
粗
坑
，
那

是
吳
念
眞
生
長
的
地
方
，
幾
個
朋
友
也
都
去
過
那
地
方
，
於

是
對
大
粗
坑
興
趣
起
來
，
吳
念
屈
却
際
然
起
來
，
我
們
都
知

道
那
個
落
沒
鑛
區
的
故
事
，
五
十
年
前
仍
是
一
個
採
金
熱
門

的
黃
金
地
，
整
個
大
粗
坑
也
都
維
持
着
兩
三
百
家
人
民
的
生

活
，
而
不
到
幾
年
，
金
鑛
採
完
了
，
人
們
紛
紛
外
逕
，
而
現

在
的
大
粗
坑
，
竟
也
只
剩
下
一
戶
人
家
，
怎
不
叫
人
暱
然
侮

帥
，
提
起
這
些
，
吳
念
眞
不
斷
的
搖
瞑
，
他
說
：

「
每
次
提
起
大
粗
坑
我
都
會
雞
過
．
那
個
我
生
長
的
地

方
孕
育
了
我
十
幾
年
，
我
的
童
年
及
少
年
都
在
那
裏
渡
過
，

那
裏
發
生
的
每
一
件
事
都
令
我
難
以
忘
慨
，
而
現
在
逼
離
了

那
個
地
方
，
却
又
不
只
是
逼
離
而
已
，
幾
乎
是
抛
栗
了
那
裏

，
使
那
裏
成
了
廢
墟
，
不
只
人
走
了
'

·
甚
至
有
些
房
子
都
倒

了
，
樹
木
都
死
了
，
現
在
囘
去
，
甚
至
連
憑
悼
都
遠
了
，
所

以
我
幾
乎
也
都
不
敢
再
踏
囘

山
去
，
但
我
一
直
仍
深
深
佶
念

，
深
深
關
愛
着
那
片
土
地
．J
·

…
°
」

這
些
話
，
令
我
們
感
動
，
令
我
們
感
到
吳
念
眞
是
如
何

的
佶
記
那
片
育
他
的
土
地
，
但
逼
囘
去
是
不
大
可
能
的
事
，

我
們
也
只
得
憑
悼
般
的
說
法
：
「
我
們
去
大
粗
坑
I

·I

」

生
活
的
故
事

吳
念
眞
在
市
立
療
鎏
院
已
工
作
了
好
幾
年
，
當
兵
前
就

幹
了
一
陣
子
，
後
來
服
兵
役
隔
了
三
年
，
家
庭
的
負
荷
使
他

不
得
不
在
退
役
後
又
囘
療
旌
院
，
算
算
起
來
，
在
那
裏
面
也

有
一
段
不
算
短
的
日
子
，
說
到
在
的
，
他
並
不
太
喜
歡
那
份

工
作
，
尤
其
以
前
在
住
院
組
時
，
每
日
的
工
作
又繁
又
累
，

但
爲
了
整
個
家
計
，
他
不
願
是
一
個
不
負
袞
任
的
長
子
，
他

仍
幹
了
下
來
，
他
也
逐
慚
習
慣
了
繁
忙
的
日
子
，
最
近
又
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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遷
圖
書
室
，
工
作
上
減
輕
太
多
，
使
他
有
更
充
裕
的
時
間
，

他
也
就
利
用
了
一
些
空
閒
讀
書
，
也
就
一
直
在
療
養
院
幹
了

下
來
。吳

念
眞
較
適
合
於
固
定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去
年
考
上
輔
大

後
，
生
活
更
趨
於
固
定
，
白
天
就
在
療
藥
院
工
作
，
四
點
多

鐘
下
了
班
可
悠
閒
的
散
散
步
，
療
聳
院
的
後
山
是一
片
蒼
綠

的
山
林
草
木
，
是
一
個
散
步
的
地
方
，
或
是
看
些
書
，
不
然

就
坐
在
宿
舍
二
樓
的
欄
杆
上
看
清
大
臺
北
。
五
六
點
鐘
才
騎

車
去
輔
大
上
課
，
囘
來
時
最
晚
也
才
十
一
點
多
，
下
課
後
的

那
段
時
間
大
部
份
是
矢
念
眞
寫
稿
的
時
間
，
他
是
喜
歡
獨
居

的
，
自
己
的
天
地
中
寫
稿
讚
書
都
方
便
自
如
，
平
常
每
晚
也

都
要
到
凌
晨
兩
點
以
後
才
睡
，
他
甚
至
說
他
最
近
常
常
十
二

點
鐘
入
睡
是
生
活
萎
靡
。
吳
念
眞
是
一
個
生
活
嚴
謹
的
人
，

他
總
希
望
自
己
能
多
讀
一
些
書
，
多
寫
些
東
西
的
。

吳
念
眞
的
生
活
近
幾
是
一
種
修
道
式
的
生
活
，
除
了
上

課
或
有
重
要
的
事
之
外
，
他
很
少
外
出
，
每
天
固
定
於
自
己
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尤
其
是
下
班
後
，
他
喜
歡
一
個
人
獨
處
，
充

份
的
利
用
那
些
時
間
讀
書
寫
作
，
也
因
這
樣
，
茜
至
把
一
些

朋
友
將
來
訪
的
事
都
常
忘
了
，
但
熟
知
他
的
人
都
會
見
諒
．

畢
竟
他
是
一
個
謙
虛
於
生
活
，
也
緊
造
安
排
生
活
的
人
。

與
吳
念
眞
聊
天

與
吳
念
眞
認
識
後
不
久
，
我
又
挑
個
日
子
去
找
他
，
在

他
工
作
的
圖
書
室
裏
聊
了
起
來
，
我
很
會
亂
蓋
，
吳
文
欽
又

自
稱
是
「
職
業
抬
槓
手
」
，
談
起
話
來
總
是
無
止
無
境
，
我

們
談
到
創
作
的
經
歷
，
他
說
：

「
我
的
第
一
篇
小
說
大
概
是
在
高
三
的
那
年
寫
成
的
，

發
表
於
聯
合
噩
f
u
'啡
做
「
少
年
仔
找
工
作
」
，
這
是
我
較

早
且
較
好
些
的
作
品
，
寫
這
篇
東
西
主
要
的
是
我
親
身
的
經

歷
太
深
，
加
上
同
學
同
事
不
斷
的
有
找
工
作
的
事
發
生
，
更

使
我
有
寫
出
來
的
勇
氣
和
衝
動
，
也
就
迷
迷
糊
糊
的
寫
了
，

那
以
後
也
有

一
些
零
星
的
作
品
發
表
，
但
不
值
一
談
，
也
就

順
手
寫
順
手
丟
，
根
本
也
就
不
在
意
，
當
兵
三
年
使
得
作

品
產
噩
遽
增
，
尤
其
在
金
門
時
更
是
多
產
，
大
部
份
也
都
發

表
在
『
金
門
日
報
』
！
但
幾
乎
全
部
都
不
值
一
看
，
也
就
什

麼
都
沒
留
下
來
，
退
伍
後
急
於
安
定
自
己
，
也
沒
想
走
創
作

這
條
路
，
但
偶
而
一
個
機
會
寫
下
了
『
抓
住一
個
春
天
』
，

聯
合
報
很
快
的
發
表
了
，
却
沒
想
到
發
生
了
一
些
意
外
事
，

竟
然
接
到
三
十
幾
封
讀
者
的
來
信
要
我
寫
下
去
，
加
上
聯
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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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編
也
來
信
要
我
繼
續
寫
，
那
時
我
也
很
迷
糊
，
寫
『
抓
住

一
個
春
天
』
幾
乎
有
一
半
因
素
是
想
賺
稿
費
，
而
却
又
意
外

的
接
到
這
麼
多
信
，
那
時
又
有
洪
醒
夫
及
王
榮
文
等
人
給
我

鼓
勵
更
大
，
也
就
再
寫
了
『
哥
哥
捕
魚
去
』
等
等
的
東
西
，

就
這
樣
一
直
寫
到
現
在
，
現
在
竟
然
不
寫
也
不
行
了
，
事
典

上
我
走
這
條
路
也
都

一
直
迷
迷
糊
糊
，
甚
至
文
學
是
什
麼
東

西
我
也
都
一
直
搞
不
懂
，
有
些
誼
者
問
我
，
我
也
不
知
如
何

囘
答
，
只
好
也
都
說
我
根
本
不
懂
得
文
學
是
什
麼
，
事
箕
上

也
是
如
此
，
我
只
是
寫
下
一
些
很
策
在
，
很
感
人
的
故
事
，

加
上
自
己
誠
懇
去
經
營
罷
了
，
我
寫
那
些
東
西
是
不
是
文
學

呢
？
我
自
已
愈
來
愈
慨
疑
，
甚
至
想
根
本
跳
開
來
看
看
，
但

却
一
直
都
不
能
核
，
這
也
是
我
最
近
一
直
困

擾
的
。
」
有
個

電
話
打
斷
了
吳
念
眞
的
談
話
，
是
院
長
告
訴
他
下
午
兩
點
有

個
會
議
要
他
記
錄
，
我
們
得
加
緊
談
話
。

「
你
的
題
材
大
部
份
都
是
以
你
生
長
的
環
境
及
附
近
的

地
方
爲
結
構
，
你
是
否
覺
得
該
嘗
試
用
別
的
東
西
呢
？
」
我

問
道
。「

這
也
是
我
目
前
最
大
的
困
擾
，
事
賀
上
我
早
已
自
覺

，
希
筌
早
早
跳
出
以
往
的
自
我
圈
子
裏
面
，
我
知
道
一
個
作

家
的
寫
作
圈
子
將
更
廣
更
澗
，
甚
至
無
所
不
包
｀
無
所
不
容

，
但
我
目
前
却
仍
無
法
突
破
，
也
菡
於
此
使
我
最
近
都
不
敢

輕
易
創
作
，
每
完
成
一
篇
都
戰
戰
兢
兢
，
深
恐
失
敗
，
而
每

次
都
總
是
不
能
滿
意
，
好
像
寫
出
來
的
都
不
是
東
西
，
每
拿

出
一
篇
東
西
出
去
也
都
要
考
慮
再
三
，
因
爲
太
多
人
對
我
期

望
太
高
，
這
又
要
提
到
洪
醒
夫
，
他
一
直
最
令
我
感
動
，
我

每
一
篇
東
西
出
現
，
他
馬
上
便
私
下
給
我
批
評
，
明
確
的
指

出
我
的
失
敗
或
成
功
，
這
譔
我
深
深
感
動
，
也
使
我
更
怕
拿

出
東
西
，
深
怕
對
不
起
期
望
我
的
人
及
許
多
誼
者
。
」

「
你
對
你
以
前
寫
的
東
西
有
什
麼
溍
法
？
你
自
已
琭
喜

歡
那
一
篇
？
」

「
我
對
我
自
己
以
前
的
東
西
是
愈
看
愈
失
筮
，
愈
看
愈

不
既
得
滿
意
，
甚
至
說
那
些
東
西
都
可
以
不
要
，
根
本
談
不

上
喜
歡
，
如
果
硬
要
說
喜
歡
那

一
篇
的
話
，
那
就
只
有
在
中

央
副
刊
發
表
的
『
零
車
記
』
了
！
」

「
婚
讒
呢
？
」
我
奇
怪
的
他
怎
麼
沒
提
到
許
多
人
喜
歡

的
婚
證
。「

別
提
婚
醜
啦
！
我
寫
的
時
候
就
覺
待
不
順
，
到
現
在

仍
然
不
喜
歡
！
」

「
最
近
聯
經
出
版
那
本
你
的
小
說
集
『
抓
住
一
個
春
天

』
，
你
感
鳧
如
何
？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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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出
這
本
書
時
我
仍
感
到
不
滿
意
，
儘
管
那
時
期
的
作

品
很
多
沒
有
收
入
在
內
，
但
仍
有
很
多
該
撒
出
的
，
像
「
牧

羊
女
」
之
類
的
，
我
總
認
爲
出
1
本
書
該
謹
慎
些
好
，
否
則

亂
七
八
糟
的
隨
便
出
一
大
堆
書
根
本
就
不
值
得
。
」

「
計
劃
什
麼
時
侯
再
出
第
二
本
嗎
？
」

「
目
前
什
麼
計
劃
也
沒
有
，
雖
然
出
了
第

一
本
後
剩
下

可
看
的
仍
有
七
八
萬
字
，
但
我
想
仍
不宜再
出
，
有
些
東
西

過
些
時
日
看
了
會
眞
可
笑
＇
況
且
這
種
事
慎
重
些
較
重
要
，
如

果
要
再
出
書
，
至
少
也
要
等
到
明
年
五
六
月
後
再
打
算
！
」

「
…
…
°
」

兩
點
鐘
很
快
就
到
了
，
吳
念
眞
必
需
去
忙
他
的
事
，
我

便
獨
自
坐
在
圖
書
室
看
書
，
他
也
就
匆
匆
忙
忙
的
去
做
他
的

記
錄
去
了
。

吳
念
眞
帶
着
一
身
疲
憊
囘
來
時
，
整
理
了
一
些
東
西
，

也
就
下
班
了
，
我
們
步
出
療
藎
院
大
樓
，
步
向
吳
念
眞
的
宿

舍
。

仍
是
典
型
單
身
男
子
宿
舍
的
樣
子
，
室
內
收
拾
得
並
不

整
齊
，
一
些
書
及
一
些
雜
物
隨
便
亂
擺
，
但
却
沒
見
到
髒
衣

服
之
類
的
亂
放
，
使
得
宿
舍
仍
感
到
頗
清
爽
淨
潔
，
我
坐
在

畫
桌
前
閱
覽
羞
桌
上
的
書
，
吳
念
眞
笑
羞
說
：

「
我
讀
書
一
向
是
沒
有
什
麼
系
統
，
非
常
的
雜
和
亂
'

有
什
麼
書
讀
什
麼
書
，
一
直
都
是
很
放
任
自
己
的
，
這
或
許

跟
我
早
些
年
的
環
境
有
關
，
那
時
候
一
面
工
作
一
面
上
課
是

較
累
些
的
！
」

「
你
似
乎
很
少
跟
人
提
到
當
初
半
工
半
讀
完
成
高
中
的

事
？
」
，
我
笑
笑
的
問
。

「
我
一
直
覺
得
這
些
事
不
值
再
談
，
再
苦
的
事
我
也
都

過
去
了
，
現
在
的
挂
活
也
較
舒
適
些
，
何
必
又
一
直
再
提
那

些
舊
事
呢
？
況
且
我
認
爲
半
工
半
讀
也
只
是
生
活
上
的
一
種

過
程
，
你
爲
了
某
種
理
想
而
犧
牲
某
些
事
時
，
這
犧
牲
的
事

也
是
你
心
甘
情
願
的
，
否
則
你
不
會
如
此
做
，
而
當
你
逹
到

某
種
理
想
時
，
又
何
必
再
挖
出
那
些
舊
事
呢
？
那
不
等
於
過

去
努
力
的
意
義
都
白
費
嗎
？
」

「
這
些
事
都
從
不
出
現
在
你
的
小
說
裏
？」

「
我
個
人
有
一
個
觀
念
，當
然
我
知
造
這
觀
念
是
偏
差

的
，
但
我
仍
一
直
執
着
着
，
也
就
是
關
於
『
學
生
』
，
『
戀

愛
』
，
『
考
試
』
，
這
三
樣
事
我
絕
對
不
寫
，
我
認
爲
能
擁

有
這
其
中
任
何
一
樣
事
的
人
都
是
幸
福
的
，
想
想
看
有
多
少

人
想
當
學
生
不
能
當
學
生
，
有
多
少
人
想
戀
愛
不
能
戀
愛
，

有
多
少
人
想
考
試
連
査
格
都
沒
有
，
那
何
不
去
寫
那
些
沒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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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試
査
格
的
人
呢
？
寫
那
些
失
去
戀
愛
的
人
呢
？
所
以
我
一

直
不
寫
那
三
件
事
，
當
然
我
知
逾
這
是
很
大
的
偏
差
，
但
我

仍
改
不
過
來
。
」

「
或
許
改
不
過
來
也
是
好
的
，
現
在
也
太
多
人
寫
那
些

事
「
，
除
非
你
有
比
他
們
更
獨
特
，
更
尖
銳
的
看
法
！
否
則

相
似
的
東
西
產
生
太
多
是
不
太
妙
的
！
」
我
說
。
又
接
著
問

這
：

「
你
個
人
較
喜
歡
的
作
家
有
那
些
？
」

「
我
第
一
個
接
觸
的
作
家
也
就
是
赫
塞
，
也
就
一
直
喜

歡
他
，
另
外
還
較
喜
歡
的
就
是
三
島
由
紀
夫
和
郁
逹
夫
了
，

三
島
由
紀
夫
的
濃
烈
感
受
及
強
悍
個
性
都
是
我
較
爲
激
賞
的

，
郁
逹
夫
憂
悟
的
性
向
及
宏
閼
的
胸
慨
令
我
喜
歡
，
但
我
不

太
認
爲
郁
逹
夫
頽
廢
，
那
是
他
本
身
文
人
的
悟
鬱
感
。
」

時
間
過
得
太
快
，
五
點
半
，
我
們
必
需
去
吃
飯
，
況
且

晚
上
我
和
吳
念
眞
都
有
事
，
不
能
再
聊
，
我
拿
起
我
的
書
包

，
坐
上
機
車
，
我
們
到
松
山
商
職
附
近
吃
晚
飯
。

吳
念
眞
爲
了
招
待
我
，
還
特
意
加
了
些
菜
，
我
們
也
就

坐
在
小
癱
上
邊
吃
，
邊
聊
起
一
些
療
旌
院
兒
童
病
息
的
事
，

一
個
允
諾

吳
念
眞
總
是
最
富
感
情
的
對
我
談
及
許
多
不
幸
的
例
子
，
我

感
動
於
他
的
赤
誠
及
悲
憫
，
這
是
靑
年
中
難
得
尋
及
的
，
而

後
我
們
又
談
到
了
『
我
找
到
了
』
這
個
廣
告
，
吳
念
眞
說
：

「
有
一
天
我
悶
得
很
，
剛
好
看
到
這
個
廣
告
，
也
不
知

道
是
幹
什
麼
的
，
於
是
也
就
順
手
撥
了
電
話
過
去
，
電
話
那

頭
的
答
覆
竟
是
所
謂
我
找
到
了
新
生
命
，
新
眞
理
之
類
的
某

督
敎
宣
傳
花
招
，
然
後
他
又
對
我
說
了
一
大
堆
敎
，
我
悶
了

一
會
，
箕
在
氣
不
過
他
們
囂
張
的
樣
子
，
於
是
我
告
訴
他
說

：
『
如
果
你
們
把
這
筆
宜
傳
費
，
電
視
電
影
廣
告
費
統
統
投

給
南
部
風
災
的
難
民
不
是
更
直
接
，
更
有
意
義
的
找
到
更
多

的
新
生
命
嗎
？
』
…
…
。
」

突
然
，
我
感
到
吳
念
撝
決
不
是
一
個
寫
小
說
的
人
罷
了

，
他
有
足
移
的
愛
人
之
心
，
他
可
忍
耐
許
多
苦
難
及
折
磨
'

這
畢
竟
是
在
年
輕
一
代
中
難
得
尋
到
的
，
他
的
糖
神
將
更
耀

眼
於
年
輕
的
世
界
中
。

吃
完
飯
，
吳
念
眞
送
我
去
搭
車
，
我
們
在
非
色
中
揮
別

，
臨
走
時
，
他
用
閩
南
語
遠
遠
的
拋
來
一
句
：
「
文
欽
仔
(

吳
念
眞
本
名
)
不
是
死
去
，
就
是
再
出
世

！
」
，
我
思
索
了

一
會
兒
，
終
於
瞭
解
這
句
話
是
對
他
自
己
小
說
改
變
創
新
的

允
諾
，
我
感
到
這
幾
乎
是
他
對
文
壇
界
的
一
項
新
承
當
。




